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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诗文聚焦下的草圣张旭

金学智 陈本源

摘 要 :
本文是正在编写 中的《插 图本 苏州文学通史》中的一节

。

正史对张旭的记载极为简略
,

但如果对唐代有关诗文加 以爬罗掇拾
,

并加 以集中编 织
,

一个性格丰满
、

生 气勃勃的草圣形象就跃

然纸上
。

在唐代诗文聚焦下
,

他表现出多方面的成就
,

是狂草名家
、

抒情诗人
、

艺术理论家和艺术教

育家 ;其性格内涵更是丰富复杂
,

是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里不 多见的
“

圆形人物
”

的形象
。

李顾称

他为
“

太湖精
” ,

杜甫称他为
“

东吴精
” ,

他无愧于太湖精灵
、

东吴精英的称号
。

关键词 : 艺术个性 ; 亦圣亦颠 ; 圆形人物 ; “

太湖精
” ; “ 东吴精

”

和唐人选唐诗是中国诗史上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学现象一样
,

唐人咏写唐代文化名人
,

也是具有

独特价值的历史文化现象
。

中国书法史到了唐代
,

出现了两位极负盛名
、

极有个性的草书家—“

颠张醉素
” 。

书僧怀素及其草书创作
,

是当时诗坛的热门题材
,

诗人们竞以《怀素上人草书歌》为题

予以异 口同声的讴歌
,

而怀素又从这些诗作中撷取一系列佳句写入著名的《自叙帖》
。

这种文学
、

书

法的往复互补
,

构成了唐代艺术史
_

[ 一道空前绝后的奇丽风景线
。

至于张旭
,

似乎没有这样的机

缘
,

《新唐书》对他只有六十余字的简略记载
。

但是
,

如果对唐代有关张旭的零散诗文加 以爬罗掇

拾
,

并加 以集中编织
,

那么
,

一个性格丰满
、

生气勃勃的草圣形象就跃然于唐代文学史上
。

张旭
,

生卒年不详
。

字伯高
,

曾官金吾长史
。

宋人朱长文《续书断》说
: “

张长史
,

苏州吴人也
,

为

人调镜阂达
,

卓尔不群
,

所与游者皆一时豪杰
·

一后人论书
,

欧
、

虞
、

褚
、

陆皆有异论
,

唯君无间言

… …文宗时
,

诏以李白歌诗
、

裴艾剑舞
、

长史草书为
`

三绝
’ 。 ”

同为
“

三绝
”

之一的诗仙李白
,

与草圣张旭颇为相似
:
豪放

,

奇逸
,

嗜酒 … …唐肃宗至德元年
,

李

白因避安史之乱离宣城赴$lJ 中路上
,

遇张旭于漂阳
,

在酒楼同饮
,

其《猛虎行》写道
: “

楚人每道张旭

奇
,

心藏风云世莫知
。

三吴邦伯皆顾盼
,

四海雄侠两追随
。 ” “

三吴
”

一句
,

说明他作为吴郡书法名家
,

对三吴一带影响特大 ; “

四海
”

一句
,

又说明所与游者确乎
“

皆一时豪杰
” 。

朱长文《续书断》在引了李

白上述四句评道
: “

太白
,

奇士也
,

称君如此
,

君之蕴蓄浩博可知矣
。

主荒政废
,

不见抽摧
,

栖迟卑冗
,

壮酞伟气
,

一寓于毫犊间
,

盖如神虫L腾霄汉
,

夏云出篙华
,

逸势奇状
,

莫可穷测也
。 ”

这是对
“

心藏风云

世莫知
”

一句最好的阐释
。

嗜酒豪饮
,

催兴醉书
,

电激星流
,

颠放不羁… … 这是张旭最为突出的艺术个性
。

唐代诗文对此

有着淋漓尽致的多方描述
:

张公性嗜酒… …露顶据胡床
,

长叫三五声
。

兴来洒素壁
,

挥笔如流星
。

(李顽《赠张旭》 )

兴来书 自圣
,

醉后语尤颠
。

(高适《醉后赠张九旭》 )

张旭三杯草圣传
,

脱帽寡顶王公前
,

挥毫落纸如云烟
。

(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 )

张长史则酒酣不羁
,

逸轨神澄
。

回眸则壁无全粉
,

挥笔而气有余兴
。

若遗能于学知
,

遂独荷其颠称
。

虽宜官售酒
,

子敬挥帚
,

遐想迩观
,

莫能假乎
。

(窦轰《述书赋》 )

旭饮酒辄草书
,

挥笔 而 大叫
,

以 头握水墨 中而 书之
,

天下呼为张颠
。

醒后 自视
,

以 为神异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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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复得
。

(季肇《唐国史补 》 )

华夏文化史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
,

这就是
“

作为一种刺激性的兴奋剂
,

酒对于爱酒或嗜酒的书

法家特别是草书家来说… …更能成为催兴唤情之具
,

催动灵感
,

唤起亢奋
,

从而掀起发自灵 台的感

情狂斓… …这种情感
、

情欲
、

兴会
、

冲动
,

是一种创作动力
,

是借酒引发出来的
,

所以杨凝式诗说
, `

草

圣本须因酒发
’ 。

以酒发书或以酒催书
,

从而引起创作情欲或唤起创作冲动
,

是古代书法家惯用 的

感情酿造方式
” ① 。

这种情况
,

最突出地体现在颠张和醉素身上
。

这两位草圣通过艺术实践把书文

化和酒文化融贯为一体了
。

上引李顽的诗
,

重点描述了张旭醉后奋笔疾书的举止神态
:
脱帽露顶

,

据于胡床
,

甚至是狂呼长叫
,

或奔走踊跃 ;兴会来时
,

在素壁上纵情挥洒
,

笔飞墨舞
,

疾如流星
。

在李

顽笔下
,

这一特殊的豪杰之士被描写得多么虎虎有生气 ! 高适的一联
,

则写出了
“

圣
”

和
“

颠
”

这看来

难以相容的矛盾
,

在张旭身上通过
“

兴
”

和
“

醉
”

得到了高度的统一
,

从而刻画了这位亦颠亦圣的书法

家形象
。

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
,

不仅把张旭和豪饮
“

一斗诗百篇
,

长安市上酒家眠
”

的李 白
,

放旷纵

诞
,

无复规检
,

醉后属辞
,

动辄成卷的
“

四明狂客
”

贺知章等并列为
“

饮中八仙
” ,

而且其
“

脱帽露顶王

公前
” ,

突出了张旭笑傲王侯的放旷
, “

挥毫落纸如云烟
” ,

极写张旭信手挥洒
,

逸状奇势顿生笔下
,

如
云烟般地变态不穷

。

窦篡
、

的赋
,

则用骄俪的语言
,

铺陈其酒酣不羁的创作
,

不但具有
“

回眸而壁无全

粉
”

的惊人速度
,

而且具有
“

挥笔而气有余兴
”

的纵放气势
,

是一种不同于
“

学而知之
”

的天才创造
。

窦息
、

把张旭 比之于师宜官嗜酒
,

书酒肆之壁
,

酒因大售 ; 比之于王献之以帚泥书壁
,

观者如市
,

这更

突出了张旭的酒兴与书艺
。

李肇的笔记散文
,

又重点描写了张旭醉后 的颠狂臻于极致
,

而其挥毫创

作的书法美
,

又臻于醒后不可复得的神异境界
。

对于张旭的处世
、

生活
、

心胸
、

志趣
、

性格
,

唐代诗文有着或细致或简括的描述
:

… …豁达无所营
。

下舍风萧条
,

寒草满户庭
。

问家何所有
,

生事如浮萍
。

左手持蟹

蟹
,

右手执《丹经》
,

瞪 目视霄汉
,

不知醉与醒
。

诸宾且方 至
,

旭 日临 东城
。

荷叶裹江鱼
,

白阪贮香粳
。

微禄心不屑
,

放神 于八绒
。

时人不识者
,

即是安期 生
。

(李顾《赠 张旭》 )

世上谩相识
,

此翁殊不然… … 白发老闲事
,

青云在 目前
。

床头一壶酒
,

能更几回眠 ?

(高适《醉后赠张九旭》)

构素屏及黄卷
,

则多胜而寡负
。

扰庄周之寓言
,

于从政乎何有 ? (窦奈《述书赋》 )

李顽的诗
,

侧重写张旭的
“

豁达无所营
” 。

诗中展示了一幅画面
:

其屋舍寒风萧飒
,

四壁空空
,

门

庭长满了杂草也不加整治… …如果有人要问起他家中何所有
,

诗人代为答道
:
他不事生计

,

得过且

过
,

犹如随波逐流的浮萍
。

这既是对
“

豁达无所营
”

的具体渲染
,

又是对张旭一生嗜酒而又临池不辍

的间接描写
。

李顽还进一步描写他左手拿着螃蟹作为下酒菜肴
,

右手则拿着一部
“

仙人之书
”

—《丹经》
。 “

瞪 目视霄汉
,

不知醉与醒
”

二句
,

更活画出张旭亦醉亦仙的神态
。

诗中还选取了另一个生

活镜头
:
旭 日东升

,

诸宾方至
,

张旭以荷叶裹着的江鱼
、

以盆盂贮着的香粳米这类普通食物
“

宴请
”

宾

友
,

这又进一步可见张旭的心胸豁达
,

不拘小节
。 “

微禄心不屑
,

放神于八生澎
, ,

写 出张旭不求官阶
,

对棒禄不屑一顾
,

把名利地位视同粪土
,

而让自己的精神奔放于天地的四方八极
,

其心胸之豁达无

碍
,

其气质之行神如空
,

于此可见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当时不理解他的人
,

竟把他当作成了仙的方士安期

生
。

高适的诗
,

从另一侧面突出了张旭不同流俗的性格
。

对高适的诗
,

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云 : “

世俗

交谊不亲
,

而泛云知己
,

所谓谩相识也
。 ”

而张旭与这种
“

世上谩相识
”

的庸俗社交习气迥乎不同
,

他

摒弃功名
,

意在青云
,

除了沉浸于艺术生活之外
,

就是闲逸超脱
,

醉眠度 日
。

郭嘲游仙诗 》说 : “

寻我

青云友
,

永与时人绝
。 ”

在高适笔下
,

张旭就是这样一位超越凡庸尘俗的
“

青云友
” 。

窦泉的赋
,

说张

旭醉心艺术
,

蔑视从政
,

和庄子一样
, “

彼视三釜三千钟
,

如观蚊蛇相过乎前也
”

(《庄子
.

寓言》 )
。

张旭虽然不愿从政
,

但他毕竞当过官
,

如金吾长史
,

而日据唐人张固《幽闲鼓吹》说
,

他还当过常



熟尉
。

该笔记生动地记载了他一件富于戏剧性的轶事
:

张长史释褐为苏州常熟尉
。

上后旬日
,

有老父过状
,

判去
。

不数日复至
,

乃怒而责曰
:

“

敢以 闲事屡扰公 门 !
”
老父 曰 : “

某实非论事
,

但观少公笔迹奇妙
,

贵为健荀之珍耳
。 ”

长史

异之
,

洁请其何得爱书
,

答 曰 : “

先父爱书
,

兼有著述
。 ”

长史取视之
,

曰 : “

信天下工书者也 !
”

自是备得笔法之妙
,

冠于一时
。

这位
“

老父
”

胆敢冒
“

屡扰公门
”

之大不题
,

并不是真要张旭为其断案论事
,

也不是蓄意纠缠不清
,

而

是想再一次得到张旭判状时所批
“

笔迹奇妙
”

的字以
“

为筐筒之珍
” 。

由此可见张旭书法巨大的艺术

魅力
。

而张旭则通过细心询问
,

获悉
“

老父
”

藏有的先父墨迹及书学论著 ;他又进而通过借阅观赏
、

细心揣摩
,

更
“

备得笔法之妙
” ,

使自己的书艺更上层楼
。

而
“

信天下工书者也
”

一句
,

又展示了张旭

性格的另一侧面
:
不是目空一切

、

唯我独优
,

而是择善而师
、

虚怀若谷
。

这与他
“

脱帽露顶王公前
”

那

种高傲自负
, “

醉后语更颠
”

那种放诞颠狂恰好截然相反
,

艺术家的这种虚心好学
、

精益求精的态度

令人生敬
。

李顺《赠张旭》又说他一生无所求
, “

皓首穷草隶
” ,

可见其又具有锲而不舍
、

一意专攻的

精神
。

再联系传世书作来看
,

张旭不但有著名的《草书古诗四帖》
,

而且有著名的楷书《郎官石记》
,

这正如鉴赏家们所指出
,

其狂草的功力来自楷书
,

其狂放的基础在于谨严
。

而杜甫的《殿中杨监见

示张旭草书图》诗
,

在借助于通感移觉
,

赞扬了张旭
“

锵锵鸣玉动
,

落落群松直
。

连山蟠其间
,

溟涨与

笔力
”

的艺术风格和功力后
,

紧接着写道
: “

有练实先书
,

临池真尽墨
。

俊拔为之主
,

暮年思转极
” 。

他借用汉代草圣张芝勤学苦练的故事必
,

来说明张旭高超的书艺成就离不开孜孜不倦临池的苦功
,

可见草圣的桂冠来之不易
; 又赞扬张旭暮年变法

,

艺无止境的追求
,

可见草圣桂冠的保持更属不易
。

对于张旭
,

韩愈的散文名篇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有更为精彩纷呈的片断
:

往 时张旭善草书
,

不 治他伎
,

喜怒
、

窘穷
、

忧悲
、

愉佚
、

怨恨
、

思慕
、

酣醉
、

无聊
、

不平
,

有

动于心
,

必于草书焉发之
。

观于物
,

见山水崖谷
,

鸟兽 虫鱼
,

草木之花实
,

日月列星
,

风雨

水 火
,

雷霆霹雳
,

歌舞战斗
,

天地事物之变
,

可喜可愕
,

一寓于书
。

故旭之书
,

变动犹鬼神
,

不可端倪
,

以此终身而名后世
。

今闲之于草书
,

有旭之心 哉? … …

这段名文
,

是以繁丰的辞趣
、

短促的节奏
、

整齐而不乏错综 的词语
、

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酣畅的气势所

写的草圣颂
。

它揭示了张旭书法创造和艺术性格的多重内涵
。

首先
,

它寓议论于形象
,

通过与他人

的对比
,

从正面赞颂 了
“

旭之专一于书
” ,

不治他技
,

又从反面说明
, “

不专一其心者
,

业必不能精
”

(高

步流《唐宋文举要》 )
。

其次
,

它不但具体展示了张旭内心感情的强烈
、

丰富
,

显示了他属于激情型艺

术家
,

而且写出了他的种种激情经由酣醉
,

痛快淋漓地倾泄于书
,

这种笔卷狂澜
、

墨飞急雨的生命冲

动
,

使其狂草突出地成为如孙过庭《书谱》所要求的
“

浚发于灵台
”

并
“

达其情性
”

的艺术
,

而张旭本人

也可说是主情论书法美学的艺术标本
。

再次
,

张旭善于观照和吸取自然造化之变
, “

探于万象
,

取其

元精
” ,

亦即游心于
“

自然万象的
`

势
’ 、 `

气
’ 、 `

神
’ ,

把它们融之于书
,

合而裁之
,

会而通之
” ,

使笔法
、

线条契合于
“

自然万象的精神
、

意味
、

气势
、

形式
· ·

…
’ , ③正因为如此

,

其狂草如韩愈所说
: “

变动犹鬼

神
,

不可端倪
” 。

李肇《唐国史补》还有如下具体记载
: “

旭言
: `

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
,

而得笔法之意
。

后见公孙

氏舞剑器而得其神
。 ” ’

这同样说明了张旭 的艺术创造重在感悟
。

此二例
,

正是韩愈所说的
“

歌舞战

斗
” 。

而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诗序写得更为具体生动 : “

往昔吴人张旭
,

善草书书帖
,

数

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《西河剑器》
,

自此草书长进
,

豪荡感激… …
”

这实质上是通过张旭写出了
“

书

舞同势
”

的美学
。

张旭的狂草艺术
, “

借用闻一多先生 《说舞》的语言来形容
,

它确乎是
`

生命情调最

直接
、

最实质
、

最强烈
、

最尖锐
、

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
’ ,

它通幅是
`

节奏的动
,

或更准确点
,

有节

奏的移易地点的动
’ 。

它的线条和动势似乎都是从公孙大娘舞剑器中来的
:

浏漓顿挫
,

激扬豪荡
,

纵



横跳跃
,

回旋低昂… …
” ④张旭狂草的艺术创造

,

令人想起杜甫此诗中的名句
:

雌如并射九 日落
,

矫如群帝移龙翔 ;来如雷霆收震怒
,

罢如江海凝清光
。

由此可见
,

张旭又是一位妙于感悟
、

触类旁通从而不断长进的艺术家
。

而其妙悟
,

正在于张旭
“

专意

此事
,

未尝少忘胸中
,

故能遇事有得
,

遂造神妙
”

(吕本中《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》 )
。

作为不可企及的一代高峰
,

张旭的狂草已臻于圣境极致
,

但是他并不满足
,

还进一步将其体会

感悟提到理论层面进行思考
、

总结
。

清人董浩
、

徐松等编的《全唐文》中有张旭的学生
、

唐代著名书

法家颜真卿 ((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》
。

此篇不仅是重要的书学论文
,

而且也是别开生面
、

妙趣横生的

优秀叙事散文
。

文章开头写道
:

仆项在长安
,

二年师事
,

张公皆大笑而 已
,

即对以草书
,

或三纸五纸
,

皆乘兴而散
,

不复

有得其言者
。

仆 日再于洛下相见… … 因问裴做
: “

足 下师张长史
,

有何所得 ?
” 曰 : “

但书得

绢屏素数十轴
,

亦尝论诸笔法
,

唯言倍加工学临写
,

书法当自悟耳 !
”

颜
、

裴急于求成
,

一再向张旭请教笔法
,

但这位老师只以大笑或挥毫作答
,

学生们总是
“

不复有得其

言
” 。

这说明他注意和讲究教学方法
,

主张让学生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自己体悟
,

并在此基础上产

生学理论的强烈要求
,

而不让学生走捷径
,

一下子轻而易举地得到妙诀
。

这正是
“

不愤不启
,

不徘不

发
”

(《论语
·

述而》 )方式的创造性运用
,

这里
,

时间过程的充分孕育
,

也是极好的教学手段
。

于是颜

真卿更是
`

旧 月滋深
,

夙夜工勤
,

溺于翰墨… … ”

在回京师前
,

他再次请教笔法要诀
,

文章写道
:

长史良久不言
,

乃 左右师视
,

拂然 而起
。

仆乃从行
,

归东竹林院小堂
,

张公乃 当堂踞

床而坐
,

命仆居于小榻
,

而 曰 : “

笔法元微
,

难妄传授
,

非志士高人
,

拒可与言要妙也… …
”

这段文字
,

活画出这位极富个性的大艺术家的举止神态
。

他感到已是瓜熟蒂落之 日
,

水到渠成之

时
,

妙诀已可言传给学生了
,

但他还是
“

良久不言
” ,

这既表现了沉着从容的独特教学风范
,

又是对以

何种方式传授的深思熟虑
,

还表现了他十分珍视凝聚着数十年艺术智慧的书诀
,

不愿轻易授予
,

率

尔讲出
。

待到林院小堂师生有序地坐定
,

他才既郑重其事又傲然 自得地讲出
` “

笔法元微
”

的一番话

来作为引子
,

真是
“

千呼万唤始出来
” 。

在讲授
“

十二意
”

过程中
,

他也不取直接注入
、

和盘托出的方

式
,

而是用启发式
、

问答式
,

他总是略一点拔
,

让颜真卿 自己来思考
、

回答
。

讲完
“

十二意
” ,

他又循序

渐进
,

因势利导
,

进一步讲述
“

印印泥
” 、 “

锥画沙
”

等妙于感悟
、

更为高深的书理
。

颜真卿
“

自此得攻

书之妙
” 。

这篇文章生动有致地描述了传艺讲学的全过程
。

该文蕴含的教学原理
,

至今还有现实意

义
。

它应在中国教育史
、

苏州教育史上 占一席地
。

张旭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
,

尤擅七绝
。

《全唐诗》收其仅存作品六首
。

其中如
:

隐隐飞桥隔野烟
,

石矶西畔 问渔船
:
桃花尽 日随流水

,

洞在清芬何处边 ? (《桃花澳》 )

山光物态弄春辉
,

莫为轻 阴便拟归
。

纵使晴明无雨色
,

入云深处 亦沾衣
。

(《山行留客》 )

在前一首中
,

飞桥隐隐然不甚分明
,

是由于野烟迷 朦间隔
。

在这模糊如梦的境界里
,

石矶参差
,

清

溪迂回
,

落英缤纷
,

流水潺潺
,

人们必然会产生武陵渔人 的遐想
,

这种细致精微的描写
,

令人陶醉
。

后一首写春日游山
,

劝人不必因天色微阴担心下雨而罢游
,

因为即使是晴天
,

白云深处也会沾湿衣

服
,

这又表现 了细腻微妙的感受
。

张旭的写景绝句
,

境界幽深
,

构思婉曲
,

是唐代诗坛上值得注意的

佳作
。

杜甫《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》的结尾写道
: “

念昔挥毫端
,

不独观酒德
。 ”

这正是余韵绕梁
,

含

意深永
。

事实正是如此
,

张旭不仅以嗜酒酣醉著称于世
,

而且在唐代诗文聚焦下
,

他表现出多方面

的成就
,

其性格内涵更丰富复杂
,

有 着多重化的结构
: 既似醉似醒

,

不事生计
,

又头脑清醒
,

专心致

志 ; 既颠狂傲世
,

自鸣得意
,

又不骄不躁
,

虚怀若谷
; 既粗放不羁

,

艺交豪侠
,

又诗思婉曲
,

细致入微 ;

既豁达大度
,

不拘小节
,

又深思熟虑
,

精益求精
; 既勤学苦练

,

锲而不舍
,

又海人不倦
,

循循善诱 ; 既是



笔意飞动
、

连绵不绝的狂草名家
,

又是端正谨严
、

一笔不苟的楷书圣手 ;既是
“

人中之龙
,

邀焉寡铸
”

(郑构《衍极》 )的书法家
,

又是写景清幽
、

风格别具的诗人 ;既是修养有素
、

善于妙悟的艺术理论家
,

又是经验丰富
、

教学有方的艺术教育家… …

就这一系列层面的复杂构成来看
,

其性格诸元之间
,

似乎颇有差异
,

甚至极为矛盾
,

然而这正是

丰富
、

丰满的充分表现
,

借用黑格尔论理想人物性格的话说
: “

就性格本身是整体因而是具有生气的

这个道理来看
,

这种始终不一致正是始终一致的
,

正确的
。

因为的人的特点就在他不仅担负着多方

面的矛盾
,

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
,

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… …
’ ,⑤唐代诗文聚焦下

的草圣张旭
,

体现为一个具体的
、

多面的
、

立体的
、

流动的
、

完满而有生气的
、

丰富矛盾通过内在联系

而统一的性格系统
,

从这一形象上
,

还可进一步抽绎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
:

一
、

英国的爱
·

莫
·

福斯特
“

把性格单一化的人物称为扁形人物
,

而把具有复杂性格 的人物称之

为圆形人物
” ⑥ 。

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
,

扁形人物居多
,

圆形人物则如凤毛麟角
。

而唐代诗文对张

旭聚焦这一特殊形态的
“

集体创作
” ,

为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增添 了一个圆形人物的形象
。

这一

形象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
,

也不无现实的启发意义
。

二
、

古代的诗文浩如烟海
,

但它们无不作为单篇而个别存在
。

这些作品是零碎的
,

分散的
,

不起

眼的
,

但如将其爬罗剔抉
,

集中编织
,

互参互补
,

相辅相成
,

却能补正史之不足
,

提供相对完整的人物

史实
,

同时
,

对文学史
、

艺术史来说
,

这种原生态的史料也特别可贵
,

虽然其中不免带有夸饰的成分
。

三
、

对于张旭
,

李顽 《赠张旭 》中有
“

时称太湖精
”

之说
,

杜甫《殿中杨监 见示张旭草书图》也有
“

呜

呼东吴精
”

之赞
,

这又为地方文学艺术史的撰写
,

提供了内涵极深的原生态资料
。 “

精
”

者
,

精灵
、

精

英之谓也
。

李
、

杜把它和地理环境太湖
、

东吴紧密联系起来
,

暗示了一条人才学的规律
: 天才的诞

生
、

杰出人才的出现
,

需要种种条件的聚合交臻
,

其中也离不开优越灵秀的地理环境的孕育
。

苏州

地处太湖之滨
,

山明水秀甲于东南
。

王勃说
, “

物华天宝
” , “

人杰地灵
”

(《滕王阁序》 )
, “

天宝
” “

地灵
”

“

物华
”

的优越地理环境
, “

造化钟神秀
” ,

孕育了辈出的人才
。

作为草圣的张旭
,

其身上也体现了
“

精

灵之气
,

氮氯积聚
”

(孔颖达《易系辞》疏 )
。

太湖的山川秀气
,

东吴的人文传统
,

先天的孕育
,

后天的

勤奋… … 共同造成了杰出的书法家
、

诗人张旭
,

他无愧于太湖精灵
、

东吴精英的称号
。

张旭在特殊

的地域里诞生
,

对于全面
、

深入理解苏州文学史乃至一切地方文学史
,

是有其普遍的启发意义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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